《凤纹藏诏》

尚衣局绣娘沈青梧为皇后赶制吉服，却在夹层里摸到一道先皇遗诏。她连夜誊抄，天亮时吉服已被调包。知道夹层秘密的，只有她和失踪三年的老绣正。宫中人人自危，皇后步步紧逼，而遗诏上的名字，竟指向一个所有人都以为死了的人。沈青梧必须在绣针与刀锋之间，绣出一条活路。

第1集 夹层藏诏

△ 尚衣局内室，沈青梧就着烛火缝制大红吉服，指尖忽然一顿。
沈青梧（低声）：这夹层里……有东西。
△ 她拆开一线，抽出一卷泛黄的绢帛，展开一看，手猛地一抖。
沈青梧（气音）：先皇遗诏……传位靖王？
沈青梧（自语）：先皇驾崩那夜，靖王才十岁，这诏书怎会缝在皇后吉服里？
△ 门外传来脚步声，沈青梧迅速将绢帛塞回夹层。
柳含烟（推门探头）：师姐，你怎么还没歇？都三更天了。
沈青梧（垂眼穿针）：吉服明早要交，差最后一道滚边。
柳含烟（凑近）：崔皇后也真挑剔，一件吉服改了七回。
沈青梧（针尖一顿）：含烟，宋嬷嬷当年教我们绣龙纹时，说过什么？
柳含烟（眨眼）：她说龙鳞要压着云纹走，针脚不能露——
沈青梧（打断）：她还说，尚衣局的绣线，分得清忠奸。
柳含烟（困惑）：师姐，你今晚说话怪怪的。
沈青梧（从绣筐底摸出素绢）：帮我磨墨，别问。
柳含烟（压低声音）：磨墨？你要抄东西？要是被冯总管看见——
沈青梧（目光定在绢帛上）：他看不见。天亮前，我要把这诏书誊一份。
柳含烟（抓住她手腕）：师姐，我怕。上回宋嬷嬷就是半夜抄东西，第二天人就没了。
沈青梧（反握住她的手）：所以我才更要抄。宋嬷嬷失踪三年，这根线不能断在我手里。
柳含烟（咬牙点头）：好，我替你守着门。
△ 柳含烟退到门边，沈青梧提笔蘸墨，笔尖悬在素绢上方。
沈青梧（一字一顿）：传、位、靖、王。四个字，字字要命。
柳含烟（门边轻喊）：师姐！外头有灯笼光，往咱们这边来了！
沈青梧（手不停）：还剩三行——你记住，万一有人进来，就说我在改吉服。
△ 柳含烟从门缝张望，灯笼光越来越近。
柳含烟（发抖）：是冯总管的灯笼，他身后还跟着两个内侍。
沈青梧（吹干墨迹）：抄完了。
△ 她将抄本折好，塞进绣绷夹层，又把遗诏原样缝回吉服。
沈青梧（起身理鬓）：开门，迎冯总管。
柳含烟（拽住她袖）：师姐，你手在抖。
沈青梧（平静）：针脚不会骗人，我的手不会。
△ 门被叩响，冯德全的声音隔着门板传来。
冯德全（门外，笑）：沈姑娘，皇后娘娘问，吉服可缝好了？
△ 沈青梧与柳含烟对视一眼，烛火在两人脸上摇晃。
冯德全（门外，慢条斯理）：娘娘还说，她梦见吉服夹层里，藏了不该藏的东西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2集 连夜誊抄

△ 深夜，尚衣局偏房。沈青梧就着一盏油灯，把遗诏铺在膝上，一笔一画往绢帛上誊。
沈青梧（压着嗓子）：传位靖王……先皇怎么会把江山交给一个十岁的孩子？
△ 窗外梆子敲过三更，她吹干墨迹，将抄本叠好，正要藏入绣绷夹层。
△ 门被推开，柳含烟端着热汤进来。
柳含烟（一惊）：师姐，都三更了，你怎么还没睡？
沈青梧（手往袖里一收）：赶吉服的活计，明日要交。
柳含烟（把汤搁下）：你骗人，你绣筐里那件吉服，昨天就收针了。
沈青梧（抬眼）：含烟，你今晚没来过这儿。
柳含烟（愣住）：师姐，你袖子里藏的什么？
沈青梧（别开脸）：不该问的别问，问了就脱不了身。
柳含烟（凑近，压低声音）：我方才在廊下，看见冯总管的灯笼往这边晃。
沈青梧（一把攥住她手腕）：他进偏房了？
柳含烟（摇头）：没进，就在院门口站了半盏茶，盯着你这扇窗。
△ 沈青梧松开手，把绣绷往柳含烟怀里一塞。
沈青梧（急促）：帮我个忙，天亮前把这绣绷放回你屋的针线架上。
柳含烟（抱着绣绷，手抖）：师姐，我怕……这里面是什么？
沈青梧（盯住她眼睛）：是能要人命的东西。你只管放好，别的什么都不知道。
柳含烟（咬了咬唇）：好，我不问。可冯总管刚才来查过你的绣筐。
沈青梧（脸色一变）：他查到了什么？
柳含烟（声音发颤）：我把筐里的碎线头倒了，他翻了翻，说——
△ 柳含烟忽然停住，侧耳听院外脚步声。
柳含烟（气声）：他说，沈绣娘的手，比宋嬷嬷还巧。
沈青梧（缓缓攥紧袖口）：这句不是夸我，是催命。
柳含烟（快哭了）：师姐，咱们把东西烧了吧，烧了就没事了。
沈青梧（摇头）：烧了，宋嬷嬷就白死了。
△ 院外又传来一声梆子，远处似有灯笼光扫过窗纸。
沈青梧（推她后门）：走，从后门回你屋，路上别回头。
柳含烟（抱着绣绷跨出门槛，回头）：师姐，那你呢？
沈青梧（吹灭油灯）：我等着天亮——看谁先来敲这扇门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3集 吉服调包

△ 天光微亮，尚衣局正堂。吉服平铺案上，沈青梧指尖捻起一根绣线。
沈青梧（低声）：这线色不对，昨日配的是银朱，今日成了朱磦。
柳含烟（凑近看）：师姐，会不会是灯下看岔了？
沈青梧（摇头）：针脚不会骗人，这半幅凤尾是后补的。
△ 柳含烟翻过衣角，脸色一变。
柳含烟（压着嗓子）：补线的针法……是双回针，宋嬷嬷的活。
沈青梧（攥紧线头）：有人连夜调了包，想把遗诏的事栽在吉服上。
柳含烟（拉住她袖口）：师姐，咱们报上去？
沈青梧（冷笑）：报给谁？冯德全还是皇后？
△ 堂外脚步声响，冯德全引着崔令仪进院。
冯德全（笑呵呵）：皇后娘娘亲临尚衣局，查验吉服。
崔令仪（缓步走近）：都退下，本宫只看沈绣娘的手艺。
△ 众人退开，崔令仪指尖抚过凤尾。
崔令仪（慢条斯理）：这针脚，倒是比宋嬷嬷的还稳。
沈青梧（垂眼）：娘娘谬赞，奴婢不敢当。
崔令仪（抬眼）：宋嬷嬷走了三年，你这手艺哪来的？
沈青梧（平静）：回娘娘，奴婢日日练，练到手不抖为止。
崔令仪（轻抚衣料）：本宫那件吉服——你拆开看过没有？
沈青梧（抬眼迎视）：娘娘说笑了，吉服是御用之物，奴婢哪敢动。
崔令仪（微笑）：不敢就好。这件吉服，本宫看着眼生。
△ 崔令仪转身，冯德全上前卷起吉服。
崔令仪（回头）：冯德全，收进坤宁宫，本宫要亲自盯着改。
沈青梧（上前半步）：娘娘，吉服未完工，按例不能出尚衣局。
崔令仪（笑意不达眼底）：本宫的话，就是例。
△ 冯德全抱着吉服随崔令仪离去，柳含烟腿一软。
柳含烟（发抖）：师姐，她把吉服拿走了，夹层里的抄本……
沈青梧（盯着门口）：抄本我昨夜取出来了。
柳含烟（愣住）：那她拿走的是——
沈青梧（一字一句）：一件空壳子，够她查三天。
△ 沈青梧转身走向废料筐，俯身翻找。
柳含烟（跟过去）：师姐，你找什么？
沈青梧（扒开碎布）：宋嬷嬷的绣筐，前日还在，今日不见了。
△ 她指尖一顿，从筐底夹出一根断针。
沈青梧（举起断针）：针尾刻着字——诏。
柳含烟（看清后倒退一步）：这是宋嬷嬷的针，她从不离身的。
沈青梧（攥紧断针，指节发白）：她不是回家养老，她是被人封了口。
△ 门外传来冯德全的脚步声，由远及近。
冯德全（在门外笑）：沈绣娘，皇后娘娘说了，明日辰时，请你单独去坤宁宫改吉服。
沈青梧（将断针藏入袖中，扬声道）：奴婢遵命。
柳含烟（抓住她手臂，气声）：师姐，这是鸿门宴！
沈青梧（目送门外身影远去）：我知道——所以今晚，我要先找到宋嬷嬷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4集 绣正失踪

△ 入夜，尚衣局后院库房。沈青梧举着油灯翻查旧档。
柳含烟（抱着册子跟进来）：师姐，近三年的绣正名册我都搬来了。
沈青梧（翻页）：宋嬷嬷失踪那月，领月俸的签名是谁代笔的？
柳含烟（指着一行）：冯德全。可宋嬷嬷不识字，从来都是按手印。
沈青梧（指尖点着签名）：一个不识字的人，忽然会签名了。
△ 她合上册子，目光转向墙角一排旧绣筐。
沈青梧（搬下最里层的筐）：这筐底的灰是新的——有人动过。
柳含烟（凑近）：师姐，里面就几团旧线。
沈青梧（拨开线团）：你闻闻，线团上有沉香味。
柳含烟（一闻，脸色变了）：沉香是坤宁宫才用的香料。
沈青梧（站直身子）：宋嬷嬷的绣筐，被皇后的人翻过。
△ 门外忽然响起冯德全的声音。
冯德全（推门而入，笑）：沈绣娘好兴致，半夜翻库房。
沈青梧（不动声色合上筐盖）：找几团配色的旧线，冯总管也来查库？
冯德全（踱步）：老奴听说，你白天问起宋嬷嬷？
沈青梧（直视他）：宋嬷嬷教我配色三年，问一句，不过分吧。
冯德全（笑呵呵）：老绣正年纪大了，回家养老了，走前还谢过皇后娘娘的恩典。
沈青梧（一字一句）：那她走前，可留下什么东西？
冯德全（收起笑）：沈绣娘，有些旧人，提多了不吉利。
△ 冯德全扫一眼她袖口，转身出门。
柳含烟（等他走远才敢喘气）：师姐，他刚才在看你的袖子。
沈青梧（抽出袖中断针）：针还在，可宋嬷嬷的下落——
△ 她重新翻筐，指尖从筐底夹层里勾出一缕缠线。
沈青梧（举到灯下）：这线不是绣线，是封诏书用的金丝线。
柳含烟（瞪大眼）：宋嬷嬷果然碰过遗诏。
沈青梧（将金丝线绕上断针）：她把线索留在这根针上，等我来找。
柳含烟（声音发颤）：师姐，皇后明日召你，会不会已经知道了？
沈青梧（吹灭油灯）：知道也好——我就把断针和抄本一起带过去。
柳含烟（抓住她）：你疯了？
沈青梧（在黑暗里握住她的手）：含烟，宋嬷嬷教过你一句话——
柳含烟（哽咽）：针脚不会骗人。
沈青梧（低声）：所以我要去问问皇后，她这件吉服，到底骗没骗人。
△ 窗外一道灯笼光扫过，照见门口立着一个人影。
谢云辞（在门外，声音清冷）：沈姑娘，那根针——是我娘的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5集 断针留痕

△ 深夜，尚衣局耳房。沈青梧就着烛火翻转断针，针尾刻痕清晰。
沈青梧（低声）：这个“诏”字，是宋嬷嬷用刻刀一笔一笔划的。
柳含烟（凑近，声音发紧）：师姐，她刻这个字，是留给谁看的？
沈青梧（捏紧针）：留给能进这间屋子、还认得她针法的人。
柳含烟（后退半步）：那冯总管白天来翻绣筐，翻的就是这个？
沈青梧（点头）：他翻走了所有新绣线，唯独漏了这根断针。
△ 门被推开，谢云辞立在门口，目光直落她掌心。
谢云辞（清冷）：沈姑娘，那根针——是我娘的。
沈青梧（起身）：谢侍读深夜进尚衣局，就为认一根针？
谢云辞（进门，压低声音）：我娘当年替宋嬷嬷绣过诏书封套，用的就是这种刻字针。
柳含烟（脱口）：诏书封套？什么诏书？
谢云辞（看她一眼）：先皇驾崩前三个月，密召宋嬷嬷入宫，缝的正是封套。
沈青梧（逼视）：你娘绣封套，你如何知道里面装的是诏书？
谢云辞（从袖中取出一角旧缎）：因为这角缎子，是我娘从封套上裁下的。
△ 沈青梧接过旧缎，与自己抄本封皮比对，纹路完全吻合。
沈青梧（声音一沉）：宋嬷嬷失踪，你娘呢？
谢云辞（别开脸）：三年前病故。临终只留一句话——针在人在，针断人亡。
柳含烟（抓住沈青梧胳膊）：师姐，这针断了……
沈青梧（将断针收入袖中）：所以我得赶在皇后动手前，把抄本送出去。
谢云辞（拦住她）：送出去给谁？满朝文武，谁敢接先皇遗诏？
沈青梧（直视他）：那你深夜来此，是想接，还是想拦？
谢云辞（沉默片刻）：我想知道——你抄的那份，上面写的是谁的名字？
沈青梧（一字一句）：传位靖王。
谢云辞（冷笑）：先皇驾崩时，靖王才十岁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6集 翰林旧臣

△ 翌日清晨，尚衣局后院晾晒绣线，沈青梧把旧帕摊在绣案上比对针脚。
沈青梧（对光看帕）：同一路回针，同一股丝线——宋嬷嬷和我娘的绣法，是一脉。
柳含烟（端线筐过来）：你娘也进过宫？
沈青梧（收帕）：我娘是宫外绣坊的，给尚衣局供过线。宋嬷嬷每月出宫采买，都去见她。
柳含烟（顿住）：那宋嬷嬷出事前，最后见的人……
沈青梧（点头）：我娘。她只留了一句话——诏书封套是翰林院谢家送来的。
△ 院门一响，谢云辞换了常服进来，手里抱着一卷旧档。
谢云辞（把旧档放案上）：翰林院存档，先皇驾崩前半月，谢家奉诏进呈封套三副。
沈青梧（翻档）：三副封套，三道诏？
谢云辞（按住她的手）：不。一副是真，两副是备——备的那两副，后来全烧了。
柳含烟（小声）：烧了备的，那真的呢？
谢云辞（看她一眼）：真的，被宋嬷嬷缝进了吉服夹层。
沈青梧（手指停在档页上）：所以皇后烧的是空壳，她根本不知道真诏还在。
谢云辞（收回手）：她知道。她烧封套，就是为了逼缝的人自己交出来。
△ 沈青梧抽出昨夜抄本，摊在旧档旁边。
沈青梧（一字一字）：我抄的时候，落笔写的是“传位靖王”。
谢云辞（冷笑出声）：先皇驾崩那年，靖王才十岁。
柳含烟（愣住）：十岁……先皇怎么会传位给一个孩子？
谢云辞（合上旧档）：所以这道诏，从第一个字起就是假的。
沈青梧（攥紧抄本）：假的诏，缝进真的吉服——皇后要的不是遗诏，是一个能杀靖王的由头。
谢云辞（低声）：沈姑娘，你现在手里拿的，是别人的命。
沈青梧（抬眼）：那真诏在哪？
谢云辞（望向宫墙方向）：这就要问宋嬷嬷了——她人，还活着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7集 遗诏人名

△ 尚衣局偏房，沈青梧摊开抄本，指尖点着“传位靖王”四字。
沈青梧（压着嗓子）：四字我抄了三遍，笔锋都在——可越看越不对。
谢云辞（凑近）：哪里不对？
沈青梧（点住“靖”字）：先皇晚年手抖，写“靖”最后一竖总往左勾，这字却收得笔直。
谢云辞（神色一变）：你连先皇笔迹都记得？
沈青梧（垂眼）：我师父宋嬷嬷教过——绣龙袍前，先认御笔。
△ 谢云辞从袖中抽出一卷泛黄旧折，铺开。
谢云辞（指折角）：看这个，先皇亲批的“准”字，竖钩全往左。
沈青梧（呼吸一滞）：所以遗诏上的字，是有人临摹的。
谢云辞（冷笑）：临得再像，也改不了骨子里的习惯。
沈青梧（猛地抬头）：那真诏上写的到底是谁？
谢云辞（合上旧折）：先皇驾崩前三个月，曾密召翰林院三人入宫。
沈青梧（逼近一步）：三人？都有谁？
谢云辞（别开脸）：我父亲，宋嬷嬷的丈夫，还有——当今皇后她爹。
△ 沈青梧手中抄本滑落，纸页散在地上。
沈青梧（声音发紧）：崔家也参与了？
谢云辞（弯腰拾纸）：崔家掌着内廷采买，先皇用的每一匹绢、每一根线，都经崔家的手。
沈青梧（攥紧衣角）：所以宋嬷嬷不是藏诏——她是被人灭口。
谢云辞（将抄本塞回她手中）：灭口之前，她留了一样东西在我这儿。
沈青梧（紧盯他）：什么东西？
谢云辞（从怀中取出一枚旧绣牌）：我娘的绣牌，背面刻着三个字。
△ 谢云辞翻过绣牌，沈青梧凑近看清牌面。
沈青梧（一字一顿）：传……位……谁？
谢云辞（收起绣牌）：最后一个字被磨平了，但磨痕的走向——是“景”字的那一撇。
沈青梧（后退半步）：靖王萧景琰。
谢云辞（低声）：所以皇后怕的，从来不是那道假诏。
沈青梧（接话）：她怕的是有人知道，真诏上写的也是靖王。
△ 门外忽然传来冯德全的笑声，两人同时僵住。
冯德全（门外）：沈绣娘，皇后娘娘请您去坤宁宫——说是凤袍的图样，要您亲自过目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8集 皇后试探

△ 坤宁宫正殿，崔令仪端坐榻上，沈青梧跪在阶前，手捧吉服。
崔令仪（慢条斯理）：抬起头，让本宫看看你的手。
沈青梧（抬脸）：回皇后娘娘，吉服已按规制缝好。
崔令仪（伸出指尖）：手倒是稳——本宫听说，你前夜没睡？
沈青梧（垂眼）：赶工吉服，不敢懈怠。
崔令仪（轻笑）：尚衣局那么多绣娘，偏你一个人赶？
沈青梧（平静）：宋嬷嬷不在，针法只有我熟。
崔令仪（端起茶盏）：宋嬷嬷……你倒记得她。
沈青梧（不动声色）：尚衣局的老人，谁都记得。
崔令仪（抿一口茶）：本宫那件吉服，你拆开看过没有？
沈青梧（脊背一僵）：娘娘的吉服，绣娘只碰针线，不碰夹层。
崔令仪（放下茶盏）：是吗——可本宫摸到夹层里，有纸的响动。
△ 沈青梧指尖一颤，吉服险些落地。
沈青梧（稳住声线）：夹层里垫的是衬纸，防潮用的。
崔令仪（起身走近）：衬纸？冯德全，去把吉服拆了。
△ 冯德全从侧门闪出，伸手来接。
沈青梧（抱紧吉服）：娘娘，吉服拆开就废了，大典在即。
崔令仪（俯视她）：你怕什么？拆开看看，也好让本宫放心。
沈青梧（咬牙）：娘娘若不信，可另唤绣娘来验——
崔令仪（打断）：本宫只信你。
△ 冯德全的手已经碰到吉服领口。
沈青梧（忽然抬头）：娘娘，夹层里确实有东西。
崔令仪（眯眼）：哦？
沈青梧（一字一句）：是宋嬷嬷缝进去的护身符，她说能保娘娘平安。
崔令仪（怔了半瞬）：护身符？
沈青梧（从袖中摸出一枚黄纸符）：娘娘要看，我这就拆——
崔令仪（抬手）：不必了。
△ 崔令仪转身坐回榻上，冯德全退到一旁。
崔令仪（慢声）：宋嬷嬷有心了——可本宫更想知道，她人现在在哪。
沈青梧（收符入袖）：奴婢不知。
崔令仪（端起茶盏）：本宫听说，谢侍读昨夜去了尚衣局。
沈青梧（心跳一顿）：谢大人是来查前朝旧档的。
崔令仪（吹了吹茶沫）：查档查到亥时，倒是勤勉。
△ 她忽然抬眼，目光钉在沈青梧脸上。
崔令仪（一字一顿）：沈绣娘，本宫给你一个恩典——从明日起，你搬进坤宁宫住。
沈青梧（脱口）：娘娘，尚衣局还有活——
崔令仪（微笑）：本宫这里也有活。
△ 崔令仪从袖中抽出一卷明黄缎料，抖开。
崔令仪（轻描淡写）：绣一件凤袍，绣完这件，你就去陪宋嬷嬷。
△ 缎料落地，沈青梧看清上面暗纹竟是诏书格式。
沈青梧（声音发紧）：娘娘……这凤袍的纹样，是谁定的？
崔令仪（转身入内）：本宫定的——绣错了，你担不起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9集 绣绷暴露

△ 尚衣局库房，冯德全带两名内侍翻箱倒柜，锦缎散落一地。
冯德全（笑呵呵）：沈绣娘，皇后娘娘说了，尚衣局的绣样都得验一遍。
沈青梧（挡在绣架前）：冯总管，这是先皇留下的绣谱，动不得。
冯德全（眯眼）：先皇？沈绣娘嘴里的先皇，倒是比谁都亲。
△ 沈青梧指尖一颤，余光扫向身后绣绷夹层。
冯德全（逼近一步）：老奴只是跑腿的，可这跑腿的，也得交差。
沈青梧（侧身让开）：您查，我给您倒茶。
△ 沈青梧转身，迅速抽出绣绷塞进路过柳含烟怀中。
柳含烟（瞪大眼）：师姐，这是——
沈青梧（压着嗓子）：别问，回你屋去，锁门。
△ 柳含烟抱紧绣绷，低头快步走向门口。
冯德全（突然回头）：柳姑娘——
柳含烟（僵住）：冯、冯总管。
冯德全（踱步过去）：手里拿的什么？
柳含烟（声音发飘）：绣……绣样，师姐让我帮着改两针。
冯德全（伸手）：打开，老奴瞧瞧。
△ 柳含烟后退一步，后背撞上门框。
沈青梧（抢上前）：冯总管，那是我绣坏的帕子，见不得人。
冯德全（冷笑）：见不得人的东西，老奴更得看看。
△ 冯德全一把扯开绣绷外裹的素布，夹层封口赫然在目。
冯德全（眯眼）：这绣绷，怎么比寻常的厚？
沈青梧（手心冒汗）：双层绷，防潮。
冯德全（转头）：柳姑娘，你说。
柳含烟（嘴唇发抖）：是……是防潮。
△ 冯德全盯了两人片刻，忽然一笑，把绣绷递回。
冯德全（慢悠悠）：既如此，柳姑娘陪老奴走一趟吧，皇后娘娘想听你回话。
柳含烟（脱口）：师姐！
沈青梧（上前一步）：冯总管，她什么都不知道——
冯德全（抬手打断）：沈绣娘，您还是先收拾收拾，明儿搬坤宁宫。
△ 冯德全拽住柳含烟手腕往外走，柳含烟回头，眼里全是泪。
柳含烟（带着哭腔）：师姐，我怕——
冯德全（头也不回）：怕什么，皇后娘娘又不吃人。
△ 沈青梧追到门槛，两名内侍横身拦死。
沈青梧（声音发紧）：含烟，别乱说话。
柳含烟（被拖远）：师姐，那东西我藏好了——
△ 冯德全脚步一顿，回头看了沈青梧一眼。
冯德全（意味深长）：藏好了？藏哪儿了，柳姑娘？
沈青梧（一字一顿）：冯总管，她吓糊涂了，您别当真。
冯德全（笑）：老奴不当真——皇后娘娘当真就行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10集 师妹顶罪

△ 坤宁宫偏殿，沈青梧被两名宫女按在绣架前，凤袍摊开一半。
宫女甲（低声）：沈绣娘，娘娘说了，今日绣不完这一幅，您就别想回尚衣局。
沈青梧（攥紧绣针）：针线在我手里，急不得。
△ 殿门被推开，冯德全快步进来，手里托着一只绣绷。
冯德全（笑）：沈姑娘，尚衣局那边搜出一件东西，皇后娘娘请您认认。
沈青梧（抬头）：搜出什么，与我何干？
冯德全（把绣绷举高）：这绣绷夹层里的纸，可是您的字迹。
△ 沈青梧看清那正是自己藏了抄本的绣绷，指尖一颤。
沈青梧（压着嗓子）：冯总管，这绣绷……是从谁手里拿的？
冯德全（眯眼）：柳含烟。她说是她的。
沈青梧（猛地站起）：她胡说！那绣绷是我的——
冯德全（退后一步）：沈姑娘，您可想清楚，认了，就是私藏诏书。
△ 殿外传来柳含烟被押解的脚步声。
柳含烟（远远喊）：师姐！别认！那绣绷是我的！
沈青梧（冲到门边）：含烟，你闭嘴！
柳含烟（被家将架住）：我嘴快，可我不傻——你活着，才能救宋嬷嬷。
△ 柳含烟被拖走，冯德全转身朝坤宁宫正殿方向躬身。
冯德全（收起笑）：沈姑娘，皇后娘娘说了，想让她活，拿真东西来换。
沈青梧（一字一顿）：你告诉皇后——绣绷里那张纸，她拿不走。
△ 冯德全脸色一变，快步离去。沈青梧转身，从袖中抽出半截断针。
沈青梧（盯着针尖）：针脚不会骗人……可人心会。
△ 殿门阴影里，谢云辞无声走出，手中攥着一枚翰林院牙牌。
谢云辞（低声）：沈姑娘，柳含烟顶罪的事，我已经知道了。
沈青梧（没回头）：你来做什么？
谢云辞（将牙牌放在绣架上）：我娘当年绣的诏书封套，也被人调过包。
沈青梧（猛然转身）：你说什么？
谢云辞（直视她）：那封套上的线，和这凤袍用的，是同一种金线。
△ 沈青梧低头看凤袍，金线在灯下泛出暗红。
沈青梧（声音发紧）：这种线……只有皇后宫里才有。
谢云辞（收起牙牌）：所以柳含烟不能白关——你得让她活着出来。
沈青梧（攥紧断针）：救她，我拿遗诏换。
谢云辞（摇头）：遗诏是假的，你换不回人。
△ 沈青梧手一抖，断针扎进指腹，血珠落在凤袍上。
谢云辞（抓住她手腕）：除非——我们让皇后自己认下这假诏。
沈青梧（抬眼）：怎么认？
谢云辞（松开手，退向门口）：三日后宫宴，凤袍必须穿在皇后身上。
△ 谢云辞身影没入夜色，沈青梧低头看染血的凤袍。
沈青梧（喃喃）：三日……含烟，你撑得住吗？
△ 门外传来冯德全拖长的传旨声：“皇后娘娘有旨——沈绣娘今晚就搬进坤宁宫，不得有误。”
沈青梧（捏紧染血的凤袍）：搬就搬——这凤袍上的针，我一根根给她绣清楚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11集 靖王现身

△ 深夜，尚衣局偏殿。沈青梧正将染血凤袍叠进木箱，门被推开。
萧景琰（负手而入）：沈绣娘，先皇留给本王的东西，在你手里。
沈青梧（手停在箱盖上）：靖王殿下深夜闯尚衣局，就为说这句？
萧景琰（走近一步）：那道诏书，是假的。
沈青梧（猛地抬头）：你说什么？
萧景琰（冷笑）：真诏三年前就被崔令仪吞了金器，你抄的那份，是她仿先皇笔迹伪造的饵。
沈青梧（压着嗓子）：饵——钓谁？
萧景琰（转身背对她）：钓本王。她要用假诏坐实本王谋逆，好扶她自己的儿子。
△ 沈青梧抽出绣绷夹层抄本，指尖发白。
沈青梧（一字一字）：那宋嬷嬷为何失踪？
萧景琰（侧过脸）：因为她不肯替皇后绣这道假诏——你手里那根断针，就是她留的记号。
沈青梧（攥紧抄本）：殿下既然知道是局，为何还来取？
萧景琰（回身逼近）：因为假诏上写的是本王的名字——本王不取，三日后宫宴，死的就是本王和你。
△ 窗外远处传来冯德全的脚步声，萧景琰迅速隐入屏风后。
冯德全（门外扬声）：沈绣娘，皇后娘娘问——凤袍上的针，绣到哪一步了？
沈青梧（将抄本塞回绣绷，高声）：回总管，还差最后一根。
冯德全（笑声渐远）：娘娘说了，这根针，得绣在明处。
△ 屏风后萧景琰缓缓走出，与沈青梧目光相撞。
萧景琰（低声）：明处那根针，本王替你挡——条件是，抄本给本王。
沈青梧（把绣绷按在胸前）：殿下先告诉我，真诏上写的到底是谁？
萧景琰（定定看她）：你猜不到的那个人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12集 假诏真相

△ 深夜，尚衣局内室。沈青梧将染血凤袍铺在案上，谢云辞从暗处折返。
谢云辞（压低声音）：萧景琰方才在御花园拦我——他手里有先皇真迹。
沈青梧（指尖一停）：靖王？他不是最恨皇后……
谢云辞（冷笑）：他恨的是那道假诏。你抄的那份，是崔令仪三年前伪造的。
沈青梧（猛地抬头）：伪造？先皇传位靖王，白纸黑字——
谢云辞（打断）：靖王那年才十岁，先皇会把江山托给幼子？
△ 沈青梧攥紧绣绷，指节泛白。
沈青梧（声音发紧）：那真诏呢？宋嬷嬷守了三年——
谢云辞（转开脸）：被崔令仪当着靖王的面，吞金器熔了。
沈青梧（踉跄半步）：她吞了……所以宋嬷嬷才失踪。
谢云辞（逼近一步）：宋嬷嬷不是失踪，是被扣在冷宫。
沈青梧（一把抓住他袖口）：你还知道什么？全说。
谢云辞（抽回袖）：靖王今夜来取东西，取的就是假诏原本。
沈青梧（怔住）：假诏原本……在我绣绷里。
谢云辞（目光一沉）：交给他，皇后就会反咬你伪造。
沈青梧（缓缓松开手）：不交，靖王拿什么揭穿她？
△ 窗外更鼓敲过三响，谢云辞退向门口。
谢云辞（回身）：所以凤袍要穿在她身上——三日后，当众验。
沈青梧（低声）：验出假诏，皇后说是我绣的，怎么办？
谢云辞（顿住）：那就看，谁先开口。
△ 门帘被猛地掀开，冯德全笑吟吟立在阶下。
冯德全（甩袖）：沈绣娘，皇后娘娘说了——今晚搬去坤宁宫。
沈青梧（镇定收针）：冯总管来得巧，我正想请教。
冯德全（眯眼）：请教什么？
沈青梧（举起断针）：这根针上刻的“诏”字，总管认得是谁的手艺？
△ 冯德全脸色骤变，退后半步。
冯德全（干笑）：老奴……老奴只是跑腿的。
沈青梧（将断针收入袖中）：跑腿的，也该知道路怎么走。
冯德全（咬牙）：沈绣娘，娘娘的耐心，可只有三日。
△ 冯德全转身离去，谢云辞从梁柱后闪出。
谢云辞（沉声）：他认出针了。
沈青梧（望向坤宁宫方向）：认出就好——三日后的宫宴，凤袍上我多绣一个人名。
谢云辞（一惊）：谁？
沈青梧（一字一句）：宋、嬷、嬷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13集 宋嬷现身

△ 冷宫偏院，谢云辞推门，宋嬷嬷蜷在草席上。
谢云辞（压低声音）：嬷嬷，是沈青梧让我来的。
宋嬷嬷（抓住他手腕）：她……她还活着？
谢云辞（点头）：活着，还在查那道诏书。
宋嬷嬷（喘着气）：让她别查了，那诏是假的。
△ 谢云辞将宋嬷嬷扶起，门外传来脚步声。
谢云辞（警觉）：有人来了。
宋嬷嬷（扯住他衣袖）：带我去见她，我亲口说。
△ 尚衣局后堂，沈青梧关门落闩。
沈青梧（扶宋嬷嬷坐下）：嬷嬷，三年了，您去哪儿了？
宋嬷嬷（声音发颤）：冷宫，皇后把我关在冷宫。
沈青梧（攥紧手）：就为那道诏书？
宋嬷嬷（点头）：先皇驾崩那夜，皇后吞了真诏。
沈青梧（一震）：吞了？
宋嬷嬷（喘）：金器熔毁，一个字都没留下。
谢云辞（皱眉）：那尚衣局夹层里那道——
宋嬷嬷（猛地抓住沈青梧）：是皇后放的局，专等你去拆。
沈青梧（脸色发白）：等我？
宋嬷嬷（咬牙）：她知道老绣正死后，下一个会查的人是你。
△ 沈青梧缓缓抽出袖中断针，放在桌上。
沈青梧（盯着针）：所以这针，也是她让人塞进废筐的。
宋嬷嬷（闭眼）：是。我根本没刻过什么字。
谢云辞（沉声）：她要用假诏，定靖王的罪。
沈青梧（一字一句）：那我抄的那份，现在就是催命符。
宋嬷嬷（抓住她手）：烧了，立刻烧了。
沈青梧（慢慢抽回手）：不烧。
宋嬷嬷（急）：你疯了？
沈青梧（抬眼）：皇后设局，我就用她的局，反套她的头。
△ 宋嬷嬷怔住，谢云辞欲言又止。
沈青梧（转向谢云辞）：先皇旧臣，你还联络得上几个？
谢云辞（迟疑）：你要做什么？
沈青梧（低声）：宫宴之前，我要让这道假诏，当着满朝的面变成真的。
宋嬷嬷（摇头）：你斗不过她，她连真诏都敢吞。
沈青梧（将断针重新收入袖中）：真诏没了，可人心还在。
△ 门外突然传来冯德全尖细的嗓音。
冯德全（门外）：皇后娘娘口谕——请沈绣娘去坤宁宫小住。
宋嬷嬷（浑身一抖）：她知道了。
谢云辞（按住沈青梧手腕）：不能去。
沈青梧（轻轻拨开他的手）：去，才有的唱。
△ 沈青梧拉开门，冯德全笑眯眯立在院中。
冯德全（躬身）：沈绣娘，请吧。
沈青梧（跨出门槛）：冯总管，凤袍的线，我还没配齐呢。
冯德全（笑意一顿）：娘娘说了，坤宁宫什么线都有。
△ 沈青梧随冯德全离去，谢云辞在门后攥紧拳头。
宋嬷嬷（瘫坐）：完了，全完了。
谢云辞（望着院门）：不，她走之前，把断针留下了。
△ 桌上断针旁，压着一角绣样，上面只有两个字：将计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14集 将计就计

△ 坤宁宫偏殿，崔令仪端坐，凤袍搭在绣架上。
崔令仪（慢条斯理）：沈绣娘，本宫这件凤袍，工期可紧。
沈青梧（躬身）：娘娘放心，针脚不会骗人。
崔令仪（轻笑）：本宫最信的，就是你的针脚。
△ 崔令仪起身，指尖抚过凤袍领口。
崔令仪（忽然）：夹层里那道诏书，你抄了几份？
沈青梧（手一顿）：娘娘说什么诏书？
崔令仪（转身盯她）：你拆开吉服那晚，灯亮到几更？
沈青梧（垂眼）：奴婢赶工，不敢点灯扰人。
崔令仪（走近）：哦？那柳含烟怎么看见你深夜未眠？
沈青梧（心一沉）：师妹记错了。
崔令仪（冷笑）：她记没记错，本宫会问清楚。
△ 崔令仪坐回主位，端起茶盏。
崔令仪（吹茶）：绣完这件凤袍，本宫送你去个清静地方。
沈青梧（抬头）：娘娘要送奴婢去哪儿？
崔令仪（慢声）：冷宫，宋嬷嬷旁边那间还空着。
沈青梧（指尖发凉）：宋嬷嬷……奴婢不认识。
崔令仪（放下茶盏）：不认识？那这根针，你总认识。
△ 崔令仪从袖中抽出一根断针，扔在绣架上。
沈青梧（瞳孔一缩）：这针——
崔令仪（一字一句）：本宫让人从你袖里取的，你竟没发觉。
沈青梧（攥紧袖口）：娘娘好手段。
崔令仪（笑）：手段不好，怎么坐得稳中宫？
△ 沈青梧俯身捡针，指腹在针尖上按了一下。
沈青梧（平静）：娘娘，这针上本来有字，您知道吗？
崔令仪（眼神一变）：什么字？
沈青梧（将针举到光前）：一个“诏”字，奴婢本想呈给陛下的。
崔令仪（起身）：你敢——
沈青梧（收针入袖）：奴婢不敢，可宋嬷嬷敢。
△ 崔令仪脸色骤沉，冯德全从屏风后闪出。
冯德全（阴笑）：娘娘，老奴早说这丫头留不得。
崔令仪（抬手止住他）：留，怎么不留。
崔令仪（转向沈青梧）：三日后的宫宴，你随本宫去。
沈青梧（低头）：奴婢遵命。
崔令仪（逼近一步）：宴上本宫要你亲口说，诏书是你伪造的。
沈青梧（抬眼）：娘娘要奴婢认罪？
崔令仪（笑）：认了，柳含烟活；不认，她今晚就死。
△ 沈青梧沉默片刻，缓缓跪下。
沈青梧（声音发紧）：奴婢……认。
崔令仪（满意）：这才乖。冯德全，带她去绣房。
△ 冯德全押沈青梧出门，崔令仪转身看凤袍。
崔令仪（自语）：宋嬷嬷，你救不了她，谁也救不了。
△ 沈青梧被推出殿门，回头望了一眼凤袍。
沈青梧（低声，对冯德全）：告诉娘娘，凤袍上我会多绣一个人名。
冯德全（一愣）：谁？
沈青梧（一字一句）：崔、令、仪。
△ 冯德全脸色大变，沈青梧已被推入绣房，门从外面锁上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15集 坤宁软禁

△ 坤宁宫偏殿绣房，门从外锁上，沈青梧环视四壁。
沈青梧（低声）：绣房……比尚衣局还大。
△ 冯德全隔着门缝递进一匹金线，笑容未改。
冯德全（笑）：娘娘说了，凤袍十日完工，绣娘缺什么尽管开口。
沈青梧（接过金线）：缺一把剪刀。
冯德全（笑意一僵）：剪刀？绣娘要剪刀做什么？
沈青梧（平静）：剪线头。冯总管怕我剪别的？
冯德全（干笑）：老奴只是跑腿的，明日送饭时带进来。
△ 冯德全脚步声远去，沈青梧将金线凑近烛火。
沈青梧（自语）：金线里掺了铜丝……这是要我绣死这件袍子。
△ 次日，崔令仪推门而入，身后跟着两名宫女。
崔令仪（抚过凤袍）：住得惯吗？本宫特意给你挑了间向阳的。
沈青梧（垂眼）：谢娘娘恩典。只是绣房太静，奴婢手抖。
崔令仪（轻笑）：手抖？你拆吉服夹层的时候，可稳得很。
沈青梧（抬头）：娘娘让奴婢绣凤袍，是想看奴婢还知道多少。
崔令仪（走近一步）：聪明。那你说说，绣绷里那份抄本，抄完了没有？
沈青梧（一字一句）：抄完了。可奴婢抄的，跟娘娘想的不一样。
崔令仪（眼神一冷）：什么意思？
沈青梧（从袖中抽出一角宣纸）：娘娘要的是“传位靖王”四个字，奴婢抄的却是——先皇遗诏的落款日期。
崔令仪（脸色微变）：日期？
沈青梧（递上纸角）：先皇驾崩前三日，宫中所有笔墨纸砚都由内廷统一封存。那日谁在替先皇研墨？
崔令仪（压着嗓子）：你查这个做什么？
沈青梧（收纸）：不做什么。只是宋嬷嬷说，那晚研墨的人，手上沾了金粉。
△ 崔令仪猛地攥住沈青梧手腕。
崔令仪（低声）：沈青梧，你以为进了坤宁宫，还能活着出去？
沈青梧（不躲）：娘娘，凤袍十日完工。这十日里，外头的人也在等。
崔令仪（松手，冷笑）：好，本宫就让你绣。绣完这件，你就去陪宋嬷嬷。
△ 崔令仪转身出殿，门重新锁上。沈青梧低头看向凤袍，指尖抚过内衬。
沈青梧（极轻）：十日……够我把你绣进这件袍子里了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16集 凤袍藏针

△ 深夜绣房，烛火将尽。沈青梧把最后一段红线缝进凤袍夹层。
沈青梧（数着）：传、位、靖、王——四个字，藏进十二层夹线里。
△ 门外脚步声响，沈青梧迅速咬断线头，恢复领口暗缝。
△ 崔令仪推门进来，冯德全捧灯随行。
崔令仪（打量）：三日了，凤袍绣到哪了？
沈青梧（递上）：前襟已成，请娘娘过目。
崔令仪（抚过绣面）：针脚倒细……可本宫怎么觉得，这领口比别处厚？
沈青梧（垂眼）：回娘娘，领口要立得住，得多衬一层衬布。
崔令仪（盯着她）：衬布？还是衬了别的东西？
沈青梧（迎上目光）：娘娘若不信，现在就可拆开看。
△ 崔令仪指尖按在领口，沈青梧屏住呼吸。
崔令仪（收回手）：不必。明日宫宴，本宫要穿这件凤袍。
沈青梧（欠身）：奴婢伺候娘娘更衣。
△ 次日坤宁宫正殿，崔令仪展开凤袍，沈青梧上前为她披上。
崔令仪（理袖）：今日宫宴，陛下和靖王都在——你最好盼着这件袍子不出岔子。
沈青梧（系带）：娘娘放心，针脚都收在里面，外面看不出。
△ 崔令仪抬手抚领，指尖猛地一缩。
崔令仪（皱眉）：这针上……有字？
△ 她翻过指尖，一滴血珠渗出。沈青梧退后半步。
沈青梧（平静）：娘娘手稳些，领口衬了硬线，扎一下不奇怪。
崔令仪（盯着指血）：硬线？本宫的凤袍，你用什么线？
沈青梧（一字一句）：娘娘穿的就是答案——宴上脱下来，一看便知。
△ 殿外太监高唱“陛下驾到——靖王到——”。
崔令仪（咬牙）：沈青梧，你最好别让本宫当众丢脸。
沈青梧（低头）：丢脸的不是袍子，是穿了它的人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17集 当众验诏

△ 宫宴大殿，丝竹声停。萧承稷与萧景琰入席，崔令仪端坐主位。
萧承稷（抬眸）：皇后今日这身凤袍，倒是比往日鲜亮。
崔令仪（抚袖）：回陛下，尚衣局新制的，臣妾想着宫宴该有个好气象。
萧承稷（转杯）：尚衣局？朕怎么听说，这件袍子缝得不太平。
崔令仪（笑意一僵）：陛下说笑了，针线活计，哪有什么太平不太平。
△ 沈青梧跪在殿侧，手边一只空绣筐。
沈青梧（抬头）：回陛下，臣妾有罪——凤袍夹层里，臣妾多缝了一道东西。
崔令仪（厉声）：放肆！殿前回话，谁准你开口？
萧承稷（抬手）：让她说。
沈青梧（一字一句）：夹层里缝的是先皇遗诏的抄本，上面写着四个字——传位靖王。
△ 满殿哗然。萧景琰手中酒杯一顿。
萧景琰（低笑）：皇兄，臣弟倒不知，自己名字还能缝进衣裳。
崔令仪（拍案）：胡言乱语！这绣娘分明是靖王安插的人，栽赃中宫！
沈青梧（直视）：娘娘，袍子还在您身上，拆开一看便知。
萧承稷（起身）：皇后，你脱，还是不脱？
△ 崔令仪脸色骤变，手按在领口。
崔令仪（咬牙）：陛下宁可信一个绣娘，也不信臣妾？
萧承稷（冷声）：朕信的是针脚——冯德全，取剪子来。
△ 冯德全捧着剪子，脚下却迟迟不动。
冯德全（赔笑）：陛下，娘娘凤体，当众动剪，怕是不妥……
萧承稷（反问）：你替皇后做主？
崔令仪（突然起身）：不必剪——臣妾自己说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18集 皇后反咬

△ 坤宁宫偏殿，灯火通明。崔令仪卸下凤袍，摊在案上。
崔令仪（慢条斯理）：陛下要听，臣妾就说个明白——这袍子是沈青梧一手缝的。
萧承稷（坐定）：说下去。
崔令仪（指袍）：她缝袍时，臣妾从未近前一步。夹层里有什么，臣妾一概不知。
萧承稷（挑眉）：你是说，一个绣娘敢在皇后吉服里动手脚？
崔令仪（轻笑）：她不是敢，她是奉命。
萧景琰（抱臂）：奉谁的命？皇后是说本王？
崔令仪（转身）：靖王急什么？臣妾还没点名。
萧景琰（逼近一步）：你点不点都一样——皇兄，臣弟请验袍。
萧承稷（沉声）：验。
△ 内侍捧剪上前，剪开凤袍领口夹层，一片薄绢滑出。
内侍（跪呈）：陛下，夹层里……确有东西。
崔令仪（先发制人）：看！果然有！沈青梧，你还有何话讲？
沈青梧（平静）：娘娘，请您再看一眼，那薄绢上的字是谁的笔迹。
△ 萧承稷展开薄绢，眉头一皱。
萧承稷（抬眼）：这字……不是绣娘的笔迹，是翰林院的馆阁体。
谢云辞（出列）：回陛下，臣认得这笔迹——三年前，尚衣局老绣正宋嬷嬷，曾请臣母代写诏书封套。
崔令仪（脸色发白）：谢云辞！你一个侍读，也敢在殿上攀扯？
谢云辞（拱手）：臣不敢攀扯，臣只认字。
萧承稷（缓缓收绢）：皇后，你说沈青梧奉命——奉的，是谁的命？
崔令仪（退半步）：臣妾……臣妾不知。
萧景琰（冷笑）：皇嫂不知，本王倒知道——三年前经手诏书封套的人，如今只剩一个还活着。
萧承稷（盯住崔令仪）：谁？
萧景琰（一字一句）：尚衣局老绣正，宋嬷嬷。
△ 崔令仪猛地攥紧袖口，指节发白。
崔令仪（强笑）：宋嬷嬷……不是早回乡了吗？
沈青梧（抬头）：娘娘，宋嬷嬷的断针，臣妾还收着——针上刻着一个“诏”字。
萧承稷（拍案）：传宋嬷嬷上殿！
崔令仪（失声）：陛下！一个失踪三年的老绣正，早该死在冷宫里了——
△ 满殿死寂。崔令仪自知失言，抬手掩唇。
萧景琰（低笑）：皇嫂刚才说，宋嬷嬷死在哪儿？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19集 柳含烟证

△ 大殿之上，柳含烟被两名宫人带上，手腕还留着捆痕。
崔令仪（强撑笑意）：一个疯丫头的话，陛下也信？
萧承稷（冷声）：朕问一句，你答一句。
崔令仪（压着嗓子）：是。
萧承稷（转向柳含烟）：搜宫那日，冯德全从沈青梧手里拿走了什么？
柳含烟（跪下，声音发颤）：回陛下，奴婢亲眼看见——冯总管从师姐绣筐里抽出一只绣绷。
冯德全（抢白）：胡说！老奴搜出的是私藏外男信物！
柳含烟（抬头）：那绣绷上绣的是并蒂莲，背面夹层里缝着诏书抄本——是冯总管亲手塞进师姐筐里的！
△ 崔令仪霍然站起，凤钗一晃。
崔令仪（厉声）：柳含烟，你可知道诬告是什么罪？
柳含烟（咬牙）：娘娘，那日调包吉服的，也是冯总管。
沈青梧（上前一步）：吉服换过之后，绣线从金线变成了赭线，臣妾当场摸出来了。
冯德全（跪爬两步）：陛下！这丫头是和沈青梧串供——
萧承稷（打断）：朕没问你。
△ 冯德全额头磕在金砖上，血顺着眉骨淌下。
萧承稷（盯着崔令仪）：皇后，吉服是你让换的？
崔令仪（缓缓坐下）：臣妾不知什么吉服调包。
柳含烟（忽然提高声音）：娘娘不知，可娘娘的贴身宫女春桃那夜抱着吉服出过坤宁宫！
△ 殿外，一名宫女被侍卫押进来，双腿发软跪倒在地。
崔令仪（脸色骤变）：春桃——
春桃（哭腔）：娘娘，奴婢按您的吩咐送进去的，您说事成之后放奴婢出宫……
冯德全（瘫跪）：娘娘，老奴都是听您的啊！
崔令仪（缓缓转头，声音极轻）：冯德全，你再说一遍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20集 冯德全招

△ 大殿之上，冯德全跪伏在地，浑身发抖。
萧承稷（居高临下）：朕给你最后一次机会——真诏，在哪？
冯德全（磕头如捣蒜）：陛下饶命！真诏……真诏被娘娘吞了！
崔令仪（尖声）：冯德全！你血口喷人！
萧承稷（拍案）：吞了？给朕说清楚。
冯德全（喘着气）：三年前，宋嬷嬷把先皇遗诏缝进吉服夹层，娘娘发现后，逼老奴把诏书取出来……
萧承稷（逼问）：然后呢？
冯德全（发抖）：娘娘把诏书卷成细卷，就着金器熔液……吞下去了。
△ 满殿哗然，几名老臣踉跄后退。
崔令仪（指甲掐进扶手）：一个太监的疯话，也配当证词？
萧景琰（淡淡开口）：皇嫂，吞金毁诏——你倒是下得去手。
崔令仪（转向萧景琰）：靖王急什么？诏书上写的是谁，你心里清楚。
萧景琰（不紧不慢）：臣弟只想知道，宋嬷嬷为什么被关冷宫三年。
冯德全（抢答）：宋嬷嬷不肯交出誊抄本，娘娘就把她关在冷宫西院，每日只送一顿饭……
宋嬷嬷（被宫人搀上殿，声音嘶哑）：冯德全，你少说了一样——你还打断了我的右手。
△ 宋嬷嬷抬起右手，三根手指扭曲变形。
萧承稷（压着怒火）：皇后，你还有何话说？
崔令仪（缓缓起身，冷笑）：臣妾认。可陛下别忘了——真诏已毁，死无对证。
沈青梧（从袖中取出一枚断针）：真诏是毁了，可宋嬷嬷誊抄过一份底稿。
崔令仪（瞳孔一缩）：底稿在哪？
沈青梧（一字一句）：娘娘方才亲口认罪，满殿都听见了——口供，就是底稿。
△ 崔令仪踉跄一步，扶住案几才未跌倒。
崔令仪（嘶声）：沈青梧，你诈我！
萧承稷（站起身）：来人，摘去崔氏凤冠，押入冷宫。
△ 侍卫上前，崔令仪猛地甩开，凤冠坠地碎裂。
崔令仪（大笑）：你们以为赢了？先皇真诏上写的是传位靖王——萧承稷，你坐的龙椅，本来就不是你的！
△ 满殿死寂。萧承稷缓缓坐下，手指叩着龙椅扶手，一下，又一下。
萧承稷（声音极冷）：所以朕问——真诏上，到底写的谁？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21集 真诏下落

△ 坤宁宫偏殿，崔令仪被两名侍卫按在椅上，凤冠已摘，发髻散乱。
萧承稷（负手而立）：崔氏，朕再问一遍，先皇真诏，藏在何处？
崔令仪（仰头冷笑）：烧了，吞了，化成灰了——你永远找不到。
萧承稷（俯身逼近）：你吞的是金器，不是诏书。诏书呢？
崔令仪（笑容一僵）：你……
△ 殿门被推开，宋嬷嬷由沈青梧搀扶着走进，脚步虚浮却目光如炬。
宋嬷嬷（喘着气）：老奴……亲眼看见她将真诏卷进金箔，塞入金炉。
崔令仪（猛地站起）：宋婆子，你早该死在冷宫！
宋嬷嬷（从袖中取出一块烧熔的金饼）：金炉烧不化金箔，诏书化成了这块金饼——可上面的字，老奴早背下了。
萧承稷（接过金饼，指腹摩挲）：背下了？念。
宋嬷嬷（一字一顿）：传位皇弟萧景琰，钦此。
△ 崔令仪脸色煞白，跌坐回椅。
崔令仪（喃喃）：你不可能……你被关在冷宫三年……
宋嬷嬷（眼中含泪）：冷宫墙薄，隔着一道墙，老奴听了三年你和冯德全的密谋。
沈青梧（上前一步，声音平稳）：娘娘，针脚不会骗人，金饼上的字痕也不会。
崔令仪（忽然狂笑）：知道又如何？真诏已毁，你们拿什么证明？就凭一个疯婆子？
宋嬷嬷（从怀中摸出一枚玉扣，双手捧上）：先皇另留了一份密旨，就藏在尚衣局那块匾额后面——这是他当年交给老奴的玉扣，凭此物可取。
△ 萧承稷接过玉扣，指节发白。
崔令仪（嘶声）：你们谁也拿不到！匾额昨夜已被冯德全烧了！
宋嬷嬷（嘴角扯出一丝笑）：烧的是老奴仿的那块，真匾……三年前就换了。
崔令仪（瞪大双眼）：你说什么？
宋嬷嬷（转向沈青梧）：青梧，去尚衣局，抬头看匾——背面刻着先皇亲笔。
△ 沈青梧转身奔出殿门，崔令仪瘫倒在地，指尖抠着地砖。
崔令仪（气若游丝）：萧承稷……你就算拿到密旨，也堵不住天下悠悠之口……
萧承稷（将玉扣攥在掌心，缓缓转身）：朕要的不是堵嘴——是让先皇亲口告诉天下，他选的是谁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22集 匾额取诏

△ 尚衣局正堂，沈青梧举着烛台仰头，谢云辞带两名翰林院侍从守在门口。
沈青梧（踮脚）：匾额挂得太高，梯子被人撤了。
谢云辞（挽袖）：踩着我的肩上去。
△ 谢云辞单膝跪地，沈青梧踩上他肩膀，伸手够到匾额上沿。
沈青梧（指尖一顿）：有夹层……木板是松的。
谢云辞（仰头）：小心，别碰坏字迹。
△ 沈青梧抽出一卷泛黄的帛书，就着烛火展开，脸色骤变。
谢云辞（起身）：写的什么？
沈青梧（声音发紧）：传位皇弟萧景琰——和宋嬷嬷背的一字不差。
谢云辞（接过帛书细看）：先皇笔迹，玉玺印鉴俱全，这封密旨……是真的。
△ 门外传来脚步声，萧承稷负手而入，身后跟着四名禁军。
萧承稷（目光落在帛书上）：朕的皇位，是先皇给的。
沈青梧（将帛书呈上）：陛下，先皇亲笔，传位靖王。
萧承稷（接过帛书，指尖微颤）：朕登基十三年，日日批阅奏章到三更——先皇却把江山留给了十岁的景琰。
谢云辞（拱手）：陛下，先皇另有深意。靖王年幼时，先皇曾命臣父教导他兵法策论。
萧承稷（冷笑）：所以先皇早就选了他，朕不过是个看摊子的。
△ 沈青梧忽然跪地，谢云辞跟着跪下。
沈青梧（抬头直视）：陛下，先皇密旨在此，可您仍是当今圣上——这江山由谁坐，不在帛书，在您一念。
萧承稷（盯着她）：你一个绣娘，倒敢教朕怎么当皇帝？
沈青梧（一字一句）：针脚不会骗人，人心会。先皇选靖王，是选了一把刀；您坐了十三年龙椅，江山早认了您这把刀。
△ 萧承稷沉默良久，忽然将帛书递还给沈青梧。
萧承稷（转身，声音沉定）：把密旨收好——明日宫宴，朕要当着满朝文武，让崔令仪自己念出来。
谢云辞（起身）：陛下是要……
萧承稷（停在门口，侧首）：先皇选谁不重要——重要的是，天下人看见谁在坐这把椅子。
△ 他迈步出门，禁军跟上。沈青梧攥着帛书站起身。
沈青梧（低语）：谢云辞，去把靖王找来——明日宫宴，他必须在场。
谢云辞（皱眉）：你怕萧承稷……要动手？
沈青梧（望向门外夜色）：我怕的是，有人比我们先动手。
△ 窗外，一道黑影从尚衣局屋檐掠过，无声无息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23集 绣定乾坤

△ 尚衣局内，沈青梧将帛书铺在案上，谢云辞立于门边。
沈青梧（指腹按过帛上字迹）：先皇遗笔，传位靖王——明日宫宴，这道旨必须见光。
谢云辞（压低声音）：萧承稷方才那句话，分明是想自己坐稳龙椅。
沈青梧（收帛入匣）：他坐不坐得稳，得看天下人认谁。
△ 门外传来脚步声，柳含烟推门而入。
柳含烟（喘着气）：师姐，冯德全的人把尚衣局前后都围了。
沈青梧（手一顿）：什么时候的事？
柳含烟（声音发紧）：就刚才——说是奉旨查库房，可他们连绣线筐都翻。
谢云辞（冷笑）：查库房？这是要封门。
沈青梧（合上木匣）：含烟，你从后窗出去，去靖王府找萧景琰。
柳含烟（抓住她袖子）：那你呢？
沈青梧（抽出手）：我留下，匣子得有人看着。
△ 柳含烟翻窗离去。院中火把忽明忽灭。
谢云辞（盯着窗外）：你信萧景琰会来？
沈青梧（抚过针线）：他不来，这局就散了。
△ 门被推开，冯德全笑着跨进来。
冯德全（拱手）：沈绣娘，皇后娘娘口谕，请您带上绣样去坤宁宫。
沈青梧（不动）：绣样？什么绣样？
冯德全（笑得眯眼）：娘娘说，是您抄的那份。
沈青梧（针尖抵住指尖）：冯总管，先皇遗诏，你见过真的吗？
冯德全（脸色一僵）：老奴……只是跑腿的。
沈青梧（一字一句）：那你回去告诉皇后——真诏在尚衣局匾额后面，她吞的那份，是假的。
△ 冯德全猛地抬头，笑容全消。
冯德全（后退半步）：你、你说什么？
沈青梧（举起木匣）：我说，明日宫宴，请皇后亲自来验。
△ 冯德全转身疾步而出。谢云辞上前一步。
谢云辞（低喝）：你疯了？匾额后头根本没有——
沈青梧（打断，望向门外）：我知道。
谢云辞（愣住）：那你……
沈青梧（攥紧木匣）：不这么说，她今晚就会烧了尚衣局。
△ 夜风骤紧，远处传来禁军甲叶碰撞声。
谢云辞（侧耳）：马蹄声——是靖王的人，还是皇上的？
沈青梧（吹灭油灯）：不管是谁，天亮之前，匾额必须挂回去。
△ 黑暗中，一柄刀尖从门缝探入，轻轻拨开门闩。
沈青梧（压低嗓子）：谢云辞，匾额后头，你放了什么？
谢云辞（声音发沉）：我娘留下的最后一样东西。
△ 门闩落地，门被猛地撞开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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